学习札记@中国新诗创作有两个人物不可小觑，对于大学问家的评论，同学，你怎么看？                                                
钱多群、温儒敏、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书中提到：“闻一多与郭沫若一样，有这无羁的自由精神与想象力，他们共同使新诗……飞腾起想象的翅膀，获得浓烈、繁富的诗的形象；而闻一多又以更大的艺术力量将解放了的新诗诗神收回到诗的规范之中。”你认同这些大学问家的看法吗？为什么？

我认同这些大学者们的看法：郭沫若与闻一多有共同特点，但是闻一多在新诗的规范中更胜一筹。闻一多与郭沫若均是新诗的奠基人，他们皆是“五四运动”的佼佼者。，使新诗真正冲出早期白话诗平实冲淡的狭窄境界，飞腾起想象的翅膀，获得浓烈，繁复的诗的形象，是由郭沫若与闻一多共同完成的。在新诗诗体意识的自觉建构方面，郭沫若与闻一多共同致力于打破旧诗体，建立新诗体。在创作新诗时，郭沫若与闻一多提倡自由的抒发情感，运用现代白话写作，根据作者的内在情感而起伏变化。例如闻一多的诗歌《红烛》，每一节均用“红烛啊”开头，回环反复，形成抒情氛围。郭沫若曾说过：“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他对浪漫主义“创造”理念的深度理解和感受，超越了中国浪漫主义普遍具有的现世性和功利主义倾向。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底伸张给予一个对待权威的利器，《女神》中这种精神了如指掌。
[bookmark: _GoBack]闻一多曾充满自信地语言：“余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第二纪元”。闻一多所谓的“第二纪元”的含义便是新诗的规范化。在郭沫若的《女神》为新诗的发展开辟第一纪元。闻一多属于新月派诗人。“新月派”又称为“新格律诗派”，由此可见闻一多主张“格律体”。在郭沫若自由诗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格律诗在闻氏之前的白话诗作者，常弃格律于不顾，反对用典对仗。白话诗运动的奠基人胡适曾宣称要破除旧诗中的一切束缚，这激发了善罗大众的创作欲，却也带来了对某一种文体遭受破坏的忧虑，其中包蕴着的艺术自律和审美规范逐渐不知所踪，新诗的自由化趋向犹如脱缰之马。以闻一多为旗手的新月派，在新诗格律化运动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力图将随心所欲的新诗创作行为加以规范。闻一多借助新月派在文坛的影响力，引入了“三美”的概念：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将肆意增长的创作行为进行了约束，使新诗走上“规范化”的道路，为新诗的发展垫上了更高的台阶。
早在三十年前，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孙作云先生就把新诗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郭沫若时代；闻一多时代；戴望舒时代。他认为闻一多的《死水》是承前启后划时代的作品，为新诗演变之中最大的枢纽。
郭沫若主张对自我的张扬和情感的放纵，闻一多偏重压抑自我的情感，具体采用以形节情，以理节情等方式。可能是在同一代的惺惺相惜，一个新月诗人，一个创造歌手，但彼此互相推崇。所以我认同这些大学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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